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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鄱陽贛語中句末助詞“箇”存在兩種讀音，一種為輕讀的 [kɯ⁰]，一種為重讀的 [kɯ¹⁴]。輕
讀的“箇 1”對應於普通話句末助詞“的”，不過具體使用上存在差異，根據其功能不同

可以分為“箇 1確認”“箇 1焦點”。重讀的“箇 2”主要用於“V+之（+O）+箇 2”結構中，

強調謂語事件已經完成，具有部分完成體特徵。基於對兩個“箇”的詳細討論，本文認為

幾個句末助詞“箇”的演變路徑為：箇 1焦點>箇 1確認>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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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鄱陽縣位於江西東北部，屬於鷹弋片贛語，本文以油墩街鎮荻溪村方言為鄱陽話

的研究對象。鄱陽話中，“箇”是一個多功能詞，可以充當個體量詞，作為指示代詞、

疑問代詞的組成部分，也可以跟普通話“的”一樣，作為結構助詞和句末助詞。本文

關注的是鄱陽話的句末助詞“箇”，前人對鄱陽話句末“箇”的研究，僅有歐陽菁

（2016）一篇，指出“箇”用於加強肯定語氣，標記事情已經發生，但沒有更多的討
論。本文希望能對鄱陽話句末助詞“箇”作較為深入的討論與分析。

鄱陽話句末助詞“箇 /kɯ/”有兩種讀音，一個讀為輕聲 [kɯ⁰]，一個讀為 [kɯ¹⁴]（陰
去），本文將其分別稱為“箇 1”與“箇 2”。“箇 1”與普通話“的”類似，構成事

態句，表示陳述或斷言（完權  2013），如：

(1) 我確實是話過假話哩箇 1。（我確實是說過假話的）。

(2) 渠星昵是打不贏你箇 1。（他們是打不贏你的）。

“箇 2”比較特殊，其相關例句並不能簡單地直譯為普通話“的”，如：

(3) 喫之飯箇 2。（吃過飯了）。

(4) 寫之作業箇 2。（寫完作業了）。

本文首先對“箇 1”進行描寫，側重於討論與普通話“的”的不同之處，鄱陽話

“箇 1”與焦點結構密切相關，尤其是分裂焦點結構“V＋箇１＋O”，使用頻率較高。
其次是對“箇 2”的句法功能表現進行詳盡的討論，分析“箇 2”與“箇 1”在句法、

語義上的異同點。最後簡要探討兩個“箇”的句法層次位置，並嘗試分析鄱陽話“箇 1”

“箇 2”之間的演變關聯。
1

2. “箇 1”的句法語義特點

與普通話“的”類似，鄱陽話“箇 1”可以與“是”共現，構成“是……箇 1”結

構。從形式上 ,“是……箇 1”結構可以分為“……是 VP箇 1”和“是……VP箇 1”兩

種，例句如：

1 至於鄱陽話“箇”沒有的功能，如表示條件“*渠到學哩去箇（他如果去學校）”或用於表示靜
態性質“*花真好看箇（花真好看）”等，本文暫不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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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是 VP箇 1”

(5) 渠那樣箇下去，絕對是不行箇 1。（他那樣下去，絕對是不行的。）

(6) 我明朝肯定是要出門箇 1。（我明天肯定是要出門的。）

B. “是……VP箇 1”

(7) 我是開車到學哩去箇 1。（我是開車去學校的。）

(8) 是昨日出門箇 1。（是昨天出門的。）

兩個結構形式相似，但存在差異：1）焦點資訊不同：A結構的焦點是 VP本身，
而 B結構的焦點為“是”和“VP”之間的成分；2）句式變換的差異：A結構不可以
轉換為分裂焦點結構“是…V箇 O”，而 B結構可以；3）事件時間的差異：A結構可
以表達過去、現在、將來或慣常事件，而 B結構僅限於表示過去事件。鑒於二者的差
異，A類結構一般被稱為命題斷言結構或歸入寬焦點句，而 B類結構被稱為對比焦點
結構或窄焦點句（Paul & Whitman 2008；劉瑩、程工  2021；詹芳瓊、潘海華  2022；
范曉蕾  2024），本文暫將這兩種結構分別稱為命題斷言結構和對比焦點結構。接下來
分別討論鄱陽話中這兩個結構的句法語義特點。

2.1. 命題斷言結構“……是 VP 箇 1”

鄱陽話的命題斷言結構“……是 VP箇 1”與普通話“……是 VP的”句法語義功
能大體一致，主要用於表達言者對所陳述內容的確認態度，為會話提供新資訊，主句

只能是肯定句，否定句和疑問句都不合法，如：

(9) *渠不是打不過你箇 1（*他不是打不贏你的？）
(10) *渠打不過你箇 1？（*他打不贏你的？）

但是，與普通話相比，鄱陽話的“……是 VP箇 1”與言者的主觀態度的關係更加

密切。一方面，句子中一般需要存在情態成分，如情態動詞、語氣副詞和語氣詞；同

時，“是”往往不能省略。如果句子中存在其他情態成分，“是”可以省略不說，但

是比較不自然，如例句（11）（12）；而如果沒有其他情態成分，則“是”不可省略，
否則不合法，如例句（13）和（14），而相對應的表達在普通話中完全沒有問題。

(11) 渠星昵應該 ?（是）打不過你箇 1。（他們應該是打不贏你的。）

(12) 我確實 ?（是）話過假話哩箇 1。（我確實是說過假話的。）

(13) 渠星昵 *（是）打不過你箇 1。（他們打不贏你的）

(14) 我 *（是）話過假話哩箇 1。（我說過謊的。）

另一方面，現實事件和非現實事件對情態成分的需要程度有差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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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現實事件：渠今朝（肯定／應該／可能）是去過學哩箇 1。（渠今天（肯定

／應該／可能）是去過學校的。）

(16) 非現實事件：渠今朝 *（肯定／應該／可能）是要去學哩箇 1。（渠今天（肯

定／應該／可能）是去學校的。）

如上可知，現實事件的情態成分可以省略，而非現實事件不可以省略任何情態成

分，否則將不合法。這是因為非現實事件是說話人根據目前狀態對假設或未來狀況作

出推斷，往往都需要有情態成分表示斷言的程度（李訥等  1998）。

2.2. 對比焦點結構“是……VP 箇 1”

鄱陽話“是……VP箇 1”結構存在一個已然事件的預設，也即 VP所表達的謂語
動作已發生，也即僅限於已然事件，且該事件是雙方共知的資訊。此時，“箇 1”的

作用在於幫助凸顯句子的焦點成分（下面例句的劃線部分），目的在於讓聽者知道

並注意動作或事件的方式、目的、原因、條件等（李訥等  1998；袁毓林  2003；范
曉蕾  2024）。

與命題斷言結構不同，對比焦點結構的“是”為可選成分，且傾向於省略；“箇 1”

是強制性出現成分，不可省略，如：

(17) 渠（是）昨日去 *（箇 1）。（他是昨天去的。）

(18) 我（是）在學哩看到渠 *（箇 1）。（我（是）在學校看到他的。）

(19) 老師（是）用紅筆寫字 *（箇 1）。（老師（是）用紅筆寫字的。）

這說明對比焦點結構中的“箇 1”並非可有可無的語氣詞，而是起到句法作用，與

句子的關係更加密切。

前文提到，鄱陽話的“是……VP 箇 1”可以變換為分裂焦點結構“是……V
箇 1O”，而分裂焦點結構一般被認為只存在於北方方言，南方方言與普通話“的”對
應的助詞（後文統一稱為“的”類助詞）只能位於句末（Paul & Whitman 2008；范曉
蕾  2024）。但我們發現，鄱陽話不僅可以使用分裂焦點結構“是……V箇 1O”，且
相對“是……VP箇 1”而言，“是……V箇 1O”的使用頻率更高，使用條件也更加
自由。下面通過對比“是……V箇 1O”結構，對鄱陽話中“是……VP箇 1”的限制條

件作簡要陳述。

首先，“是……VP箇 1”（以下稱為句末“箇 1”）的謂語受到限制，動賓結構

的複合程度越低，結構的合法程度越低，“是……V箇 1O”（以下稱為句中“箇 1”）

則沒有這一限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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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動賓為複合詞形式
 句末“箇 1”：

?我是昨日跑步 /泅水箇 1。（我是昨天跑步 /游泳的。）
 句中“箇 1”：我是昨日跑箇 1步 /泅箇 1水。（我是昨天跑的步 /游的泳。）
(21) 動賓為短語形式
 句末“箇 1”：*是我栽樹 /洗衣裳箇 1。（是我栽樹 /洗衣服的。）
 句中“箇 1”：是我栽箇 1樹 /洗箇 1衣裳。（是我栽的樹 /洗的衣服。）

例句（20）中，“跑步”“泅水”都是動賓複合詞，與（21）的“栽樹”“洗衣裳”
相比，（20）的“箇 1”接受程度更高，但並不完全自然，一般需要加上其他句末語

氣詞，如“我是昨日跑步箇 1啊”“我是昨日泅水箇 1啊”。

其次，句末“箇 1”一般不能用於疑問句和否定句，但分裂焦點結構無此限制，如：

(22) 一般疑問句
 a. *是你洗衣裳箇 1？（是你洗衣服的？）

 b. 是你洗箇 1衣裳？（是你洗的衣服？）

(23) 特殊疑問句
 a. *你是何時洗衣裳箇 1？（你是什麼時候洗衣服的？）

 b. 你是何時洗箇 1衣裳？（你是什麼時候洗的衣服？）

(24) 否定句
 a. *不是你洗衣裳箇 1。（不是你洗衣服的。）

 b. 不是你洗箇 1衣裳。（不是你洗的衣服。）

我們可以看到，上述例句中，普通話對應的“是……VP的”可用於疑問句，而鄱
陽話“是……VP箇 1”卻完全不行，該差別或許與“的”類助詞是否表達主觀語氣相

關。普通話的對比焦點結構“是……VP的”不表達主觀的確認語氣，可以直接用於疑
問（范曉蕾  2024），但在鄱陽話中，“是……VP箇 1”仍具有表達言者確認態度的作

用，一般也不能用於否定句和疑問句。與此相對，分裂焦點結構“是……V箇 1O”可
以直接用於疑問句，脫離了純粹的主觀語氣功能。

2.3. 小結

綜上所述，鄱陽話“箇 1”與焦點結構密切相關，而在這些結構中，“箇 1”都

與過去時緊密關聯，命題焦點結構多表達過去事件，對比焦點結構只能表達過去事

件，後者或可分析為“過去焦點化”（范曉蕾  2024）。其次，命題斷言結構“箇 1”

是個純粹的語氣詞，用於表示言者對命題的肯定確認態度，不可以用於否定句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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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句。而對比焦點結構中的“箇 1”並不是可有可無的語氣詞，也並不限於表達肯定

語氣，可以用於否定和疑問。因此，本文將這兩種結構中的“箇 1”分為“箇 1確認”

和“箇 1焦點”。

另外，鄱陽話的對比焦點結構十分受限，許多普通話的對比焦點句，在鄱陽話

中都需要用分裂焦點結構“是……V箇 1O”表達，鄱陽話的分裂焦點結構更加無標
記，使用範圍更廣。由於“V箇 1O”的“箇 1”與動詞更緊密，跟時體助詞的語法分

佈和功能相似，一些學者認為普通話動賓之間的“的”是過去時標記（Simpson & Wu 
2002）或體標記（Paul & Whitman 2008）。但本文認為鄱陽話動賓之間的“箇 1”並非

時體助詞，二者性質並不一樣，比如：

(25) 我上晝喫之三碗飯。（我上午吃了三碗飯）
(26) 我上晝喫箇 1三碗飯（我上午吃的三碗飯）

如上所示，（25）的謂語動詞具有明顯的動態性質，可以在沒有任何預設的語境中
作為前景句，而（26）的謂語仍是靜態的，必須要有預設，如“我在某個時間吃了飯”（還
不知道具體時間）或“我上午吃了飯”（不知道幾碗），有前文預設的鋪墊才會說出

這句話。本文認為分裂焦點結構中的“箇 1”仍未與“箇 1焦點”形成語義和句法的對立，

但其位置和句法性質較為特殊，限於篇幅考慮，我們僅分析句末“箇”，暫不對其作

進一步的討論和分析，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3. “箇 2”的句法語義功能

3.1. “V+ 之（+O）+ 箇 2”的句法語義特點

鄱陽話的“箇 2”[kɯ¹⁴]僅用於“V+之（+O）+箇 2”中，“之”[tʂʅ⁰]相當於普
通話“了”，該結構主要用於強調某個動作或某件事情已完成，如：

(27) A： 你還在底塊做麼昵啊，還不回去寫作業？（你還在這裡幹什麼啊，還不
回去寫作業？）

 B：我早就寫之箇 2！（我早就寫完了！）

(28) A：嫑話之，我現就去洗衣裳。（別說了，我現在就去洗衣服）。
 B：算了吧，我洗之衣裳箇 2哦！（算了吧，我洗過衣服了！）

(29) 我早就回來之箇 2。（我早就回來了。）

(30) 爹爹斫之柴箇 2。（爺爺砍過柴了。）

(31) 我昨日就來之箇 2。（我昨天就來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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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V+了+（O）+的”在鄱陽話中對應的是“V+之+（O）+箇 1確認”，但是“V+
之 +（O）+箇 1確認”與“V+之（+O）+箇 2”的句法表現和語義並不一樣，如：

(32) 渠 *（是）喫之飯箇 1確認。（他是吃了飯的。）

(33) 渠（是）喫之飯箇 2。（他是吃過飯了。）

如前文所述，“箇 1確認”若不與情態成分共現，“是”不可以省略，但是“箇 2”前

的句子中，“是”為可選成分，也即（25）–（29）這些沒有“是”的句子中，“箇 2”

都無法替換為“箇 1”。另外，例（32）和（33）的語義理解也不一樣，（32）僅表示
對所陳述事件的靜態的斷言，是一個事態句；而（33）更像事件句，可以用於事件發
展序列當中，如：

(34) 你喫之飯箇 2/* 箇 1確認嘞，到時候就跟我一路出門。（你吃過飯了呢，到時候

就跟我一起出門。）

接下來我們將對“V+之（+O）+箇 2”的句法、語義特點作簡要說明。首先，“V+
之（+O）+箇 2”傾向於簡短的謂語形式，要求謂語有較強的動態性。例（35）、（36）
的謂語動詞“曉得”“骯髒”，動態性都比較弱，不能表示“某事件已經完成”的

語義，較為不自然；而例（37）的介賓短語和例（38）的長賓語都增加了 VP 的
複雜程度，合法性也較弱。

(35) ?渠早就曉得之你箇事箇 2。（他早就知道了你的事了。）

(36) ?骯髒之衣裳箇 2。（髒了衣服了。）

(37) 姆媽（?跟你）洗好之衣裳箇 2。（媽媽（幫你）洗好了衣服了。）

(38) ?姆媽跟你洗正之骯髒箇衣裳箇 2。（媽媽幫你洗好了髒衣服了。）

其次，該結構多用於已然事件，部分情境中也可以用於慣常事件和將來事件，但

需要在參照時間之前。如：

(39) 已然事件：我早就起來之箇 2，又不跟你樣箇 1確認，一時起不來。（我早就起

來了，又不跟你一樣，一時起不來。）

(40) 慣常事件：我底箇時間一般都起來之箇 2。（我這個時間一般都起來了。）

不過與前文命題斷言結構的“箇 1確認”相似，表達將來事件相對比較受限，需要

加上語氣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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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明朝底箇時間，我要是做好之箇 2*（嘞），你就可以直接來捏之。（明天這
個時間，我要是做好了呢，你就可以直接來拿了。）

(42) 要是渠喫之飯箇 2*（嘞），我星昵就到學哩去。（要是他吃了飯了，我們就
去學校。）

再次，“箇 2”一般不能用於始發句，使用情景都為聽者不知道或者懷疑某件事情

的存在，言者才強調已經發生該事件，可以是對方直接提問，也可以某句話觸及了這

一判斷，如：

(43) A： 你喫過飯之嘛？冇喫就進來喫點咯！（你吃過飯了嗎？沒吃就進來吃
點咯！）

 B：不要哦，我喫之箇 2。（不用了，我吃過了。）

也即“箇 2”存在一個預設，言者預設聽者對其表達的命題的信念不一致，“箇 2”

用於強調命題為真。“箇 2”用於始發句的情況也存在，這種情境中，言者一般是看到

對方的動作，意識到對方不知道該事件的存在，如看到對方要出門買菜，便出言勸阻

“我買好之箇 2，不用去之（我買好了，不用去了）”；或者看到對方在打掃衛生，可

以說“我早就抹之地箇 2，還要你來，不要抹不要抹（我早就擦過地了，還要你來，不

要擦不要擦）”。

最後，除了陳述句外，該結構僅限於進入是非疑問句，不可以用於特殊疑問句以

及否定句，如：

(44) A： 早晨我起來冇看到渠，直接去喫飯之。（早上我起來沒有看到他，直接
去吃飯了。）

 B：你喫之飯箇 2啊？我都不曉得信。（你吃過飯了？我都不知道。）

(45) 特殊疑問句：*你何時喫之飯箇 2？（你什麼時候喫了飯的？）

(46) 否定句：*我不喫之飯箇 2。（我不吃飯了。）

“箇 2”一般用於強調某個事件的存在，因此多用於肯定的陳述句，不能用於否定

句。而特殊疑問句的預設是言者還不知道該事件已經存在，與“箇 2”的語義產生矛盾，

因此也不相容。不過，“箇 2”可以有條件地用於是非問，並非言者懷疑事件的存在，

而是言者知道事件存在但表示驚訝。能否用於是非問，與“箇 2”的反預期密切相關，

分別有如下三種情況：

(47) 違反言者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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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早晨我起來冇看到渠，直接去喫飯之。（早上我起來沒有看到他，直接
去吃飯了。）

 B： 你喫之飯箇 2？我都不曉得信。（你吃過飯了？我都不知道。）

(48) 違反聽者預期
 A：你喫過飯之嘛？冇喫就進來喫點！（你吃過飯了嗎？沒吃就進來吃點！）
 B：不要哦，我喫之箇 2。（不用了，我吃過了。）

(49) 同時違反言者和聽者的預期
 A：今朝屋裡何吶乾淨嘞？（今天屋子裡這麼乾淨呢？）
 B： 我也不曉得欸，姆媽吶早就抹之地箇 2？（我也不知道欸，媽媽這麼早就

拖過地了？）

違反言者預期時，句子表達言者對已發生事實的再確認，在言者心中並不一定為

真，故“箇 2”可以用於是非疑問句；違反聽者預期時，該事件在言者心中已經成立為

真，只能作為向聽者強調已發生的事實，故“箇 2”不能用於疑問句。

3.2. “箇 2”與“之 1”“之 2”

為便於後文討論，本文暫將鄱陽話的“之”分為詞尾“之 1”和句尾“之 2”。
2由

前文可知，“箇 2”僅用於“V+之 1（+O）+箇 2”結構中，“箇 2”必須與“之 1”共

現，那麼如果沒有“箇 2”，“之 1”能否承擔相應的句法語義功能？本文認為並非如

此。儘管“V+之 1（+O）+箇 2”結構中，“箇 2”並非句法上強制性出現的成分，但

是有無“箇 2”的語義有差異，如：

(50) a. 我八點喫之 1飯。（我八點吃了飯。）

 b. 我八點喫之 1飯箇 2。（我八點吃過飯了。）

（50a）與（50b）語義相似，但是（50a）可以表示八點吃完飯了，也可以八點開
始或正在吃飯，可以沒吃完，此處的“之 1”具有完整體的功能；而（50b）則表示早
在八點之前就已經吃完了，八點及八點之後不會再吃飯，更像一個完成體。沒有“箇 2”

的“之 1”，句法語義功能與普通話“了 1”相似，並不強調對現在的影響，參考時間
3

僅用於提供事件在時間軸上的位置參照；而加上“箇 2”之後，可意為普通話的“V過

2 鄱陽話“之 1”“之 2”的句法差異，與普通話“了 1”“了 2”的句法差異稍有不同，本文暫不作

討論。
3 如果說話人沒有明確指出參考時間，一般都默認為說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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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且具有現時相關性，參考時間前事件就已經發生了，更像一個完成體，且具有

強調或反駁義。也即加上“箇 2”之後，時體特徵和語氣都有變化。

既然“箇 2”具有類似於完成體的功能，那麼其與可以表完成的助詞“之 2”句法

語義上有何異同？首先，二者均要求謂語具有動態性，如：

(51) 我吃之 1飯之 2。（我吃了飯了。）

(52) 天熱起來之 2。（天熱起來了。）

(53) 我吃之 1飯箇 2。（我吃過飯了。）

(54) *天熱之 1起來箇 2。（天熱起來了。）

但是二者對於謂語動態性的要求有程度上的差異，如例句（52），雖然“熱起來”
是靜態謂語加趨向動詞的結構，具有動態變化義，可以加“之 2”。但是“箇 2”對謂

語動詞的動態性要求更加嚴格，必須要有動作性較高的動詞，如“天變熱之箇 2（天已

經變冷了）”。

另外，“之 2”“箇 2”都要求事件發生的時間不晚於參考時間即可，均可表示其

所陳述的事件都對當前會話有所影響，比如“渠早上八點來家之 2（他早上八點回家

了）”暗示聽話人“他現在在家，你可以去找他了”；“我洗好之 1衣裳箇 2（我洗好

了衣裳了）”則暗示對方“我已經洗完了，你不用洗了”。但是，“之 2”的句子中可

以沒有參考時間，可以在邏輯上通過另一個事件的時間，間接作為參照，如：

(55) 渠喫之三碗就覺得飽之 2。（他吃了三碗就覺得飽了。）

但是相比於“之 2”而言，“箇 2”的現實相關性更強，語境中如果沒有任何參考

時間則不合法，如：

(56) *渠喫之按完就覺得飽之 1箇 2。（他吃了三碗就覺得飽了。）

(57) 渠三點就到之 1學哩箇 2。（他三點就到學校了。）

(58) 你嫑動，我都做好之 1事箇 2。（你不要動，我都做好工作了。）

雖然（57）（58）包括前文的一些例句中，都沒有參考時間，但語境中一個參考
時間，也即聽者說話或進行某個動作的時間，觸發了言者對之前已完成事件的記憶並

強調，這個參考時間是言者與聽者共用的，或者言者默認對方已知。

最後，“箇 2”與“之 2”的一個重要差異在於，“之 2”多用於表示新情況的出

現或狀態的改變，也即表達“新”變化的發生；“箇 2”僅用於肯定某個事件在時間軸

上的存在，也即強調“舊”事件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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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本文認為“箇 2”與“之 2”確實存在句法功能的重合，但“箇 2”的句法

條件更加嚴格，使用更加受限；且二者的語義略有差異。

４. 鄱陽話“箇”的功能演變

4.1. 輕重讀“箇”的異同

本文最初對“箇 1”“箇 2”的分類是根據二者的讀音差異，並由此展開分析和

討論，根據不同結構“箇 1”的句法語義特點的差異，將“箇 1”細分為“箇 1確認”

和“箇 1焦點”。但總結第 2節和第 3節的分析，兩類“箇”並非截然不同，句法語
義的表現上存在聯繫。

首先，“箇 1確認”和“箇 2”都可以有確認事件存在的語用功能，表達言者對命題

的肯定態度。不過“箇 1確認”僅限於肯定語氣，不可用於否定句和疑問句，而“箇 2”

可以用於有條件地用於是非疑問句，比如例（49）。另外，“箇 2”的語氣比“箇 1確認”

更加強烈，大多有反駁語氣，用於非常規的、反預期的語境。

其次，“箇 1焦點”“箇 2”都較多用於表達過去事件，其中，“箇 1確認”的事件

時間較為寬鬆，可用於表達非過去事件，“箇 1焦點”僅限於過去事件，“箇 2”介於

“箇 1確認”和“箇 1焦點”之間，在參考時間之前即可。

另外，“箇 1”“箇 2”的語法環境呈現互補的分佈，“箇 2”僅用於“V+之（+O）
+箇 2”結構，而“箇 1”不可用於該結構。“箇 2”表現出跟“之 2”相似的完成體特點，

具有一定的動態性，可以用於事件序列中，如例（34）：“你喫之飯箇 2/*箇 1確認嘞，

到時候就跟我一路出門。（你吃過飯了呢，到時候就跟我一起出門。）。”但是“箇 2”

僅限於假設條件句，並不能用於其他時間上有先後關係的順序事件中，如：

(59) 吃之飯（*箇 2）再去寫作業。（吃了飯再去寫作業。）

總之，“箇 1”跟普通話“的”大體相似，構成事態句，而“箇 2”具有一定動態

性，與事件句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箇 1”“箇 2”的特點如下表所示。

表 1  鄱陽話“箇”的句法語義功能

時體限制 句類限制 功能

箇 1
箇 1確認 無 肯定陳述句 表達肯定確認的語氣

箇 1焦點 過去時 無 編碼過去事件

箇 2 相對過去時 肯定陳述句和是非問 語氣詞兼編碼相對過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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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不同“箇”的層次位置

鄧思穎（2002）較早討論漢語句末助詞的層次，他將句末助詞分為兩大類：一類
表示時間或焦點，另一類跟句子的語氣相關。Paul（2014）的劃分更加細緻，他根據
句末助詞對 TP的選擇限制以及不同的句末助詞共現時的固定順序，將句末助詞分為
三層：TP<C1（low）<C2（Force）<C3（Attitude）。其中，C1與時態、焦點相關，
C2跟語氣（mood）相關，C3僅用於表達言者 /聽者主觀態度的功能。本部分主要依
據 Paul（2014）的理論，分析鄱陽話幾個句末助詞“箇”的層次位置。

根據前文討論可知，“箇 1焦點”僅限於表達過去時，在句中不能被省略，承擔了

句法作用，“箇 2”則限於表達相對過去時，二者都與時體義密切相關，主要功能表

達時態和焦點，應屬於最低層次的 C1，但也兼有表達語氣的作用，比如陳述和確認
語氣。

而至於“箇 1確認”，首先，它會受到語氣的限制，也即存在句類的限制，僅限於

肯定句，主句不能被否定或者表示疑問，而 C3層的語氣詞（如“啊”）並無句類限制，
說明“箇 1確認”的位置低於 C3層，如： 

(60) *渠星昵不是要去學哩箇 1確認。（他們不是要去學校的。）

(61) *你是要到學哩去箇 1確認不？（你是要去學校嗎？）

其次，“箇 1確認”並不受到時體限制，可用於報道過去和非過去的事件，但其仍

與焦點密切相關：用於寬焦點句，且“是”一般不可省略，因此“箇 1確認”的層次應

仍屬於 C1層。

另外，通過不同句末助詞的共現順序，也可以確認不同句末助詞的層次，如普通

話作為時體詞的“了 2”屬於 C1層（Paul 2014），與“的”可以共現，連用順序為“VP
了的”，說明普通話“的”的句法轄域大於“了 2”（范曉蕾  2024）。但在鄱陽話中，
“箇 1”與“之 1”“之 2”都無法共現，不管是在前還是在後：

(62) *我上晝是吃之 1飯箇 1確認。（我上午吃了飯的。）

(63) 渠肯定是不會去箇 1確認（*之 2）。（他肯定不會去的了。）

(64) 底只事是昨日解決（* 之 1）箇 1 焦點（* 之 1）。（這件事現在是可以解決

了的。）

而“箇 2”僅可以與動詞尾的“之 1”共現，無法與句末“之 2”共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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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我喫之 1飯（*之 2）箇 2（*之 2）。（我吃過飯了。）

(66) 我一般八點就到之 1學哩（*之 2）箇 2（*之 2）。（我一般八點就到了學

校了。）

不僅如此，不同的“箇”之間也無法共現，我們沒有發現一例兩個或兩個以上“箇”

的連用。但是“箇”與其他語氣詞有共現的情況，如“箇 1嗎 /吧 /啦 /啊”，“箇 2

啦 /啊 /嘛”：

(67) 渠是昨日出門箇 1焦點吧 /啦 /啊。（他是昨天出門的吧 /啦 /啊。）
(68) 渠是要到學哩去箇 1確認啦 /啊。（他是要去學校的啦 /啊。）
(69) 我做好之 1箇 2啦 /啊 /*吧 /嗎。（我做好了啦 /啊。）
(70) 姆媽洗正之衣裳箇 2吧 /*嗎？（媽媽洗好了衣服啊 /吧？）

這些語氣詞中，“吧 /嗎”屬於 C2層，表示語氣，構成不同的句類；“啦 /啊”
則是表示說話人態度的 C3層語氣詞。首先，所有“箇”都在 C3層語氣詞的裡面，說
明它們至少都在 C3之下。其次，“箇 1焦點”和“箇 2”都可以與 C2層的“吧”共現，
並在其裡面，說明其應在 C2之下，“箇 1焦點”“箇 2”確屬於 C1層。而“箇 1確認”

僅用於肯定的陳述句，故不可構成疑問句而與“嗎”共現，但是在陳述句中也無法與

“吧”共現，這可能是語氣衝突導致：“箇 1確認”表示肯定的確認語氣，而“吧”表

推測。

綜上，本文認為鄱陽話的句末助詞“箇”都位於 C1層，與焦點密切相關，其中
“箇 1焦點”“箇 2”都受到句法的限制，“箇 1確認”僅受到語氣限制。

4.3. 不同句末助詞“箇”的來源

范曉蕾（2024）詳細討論了普通話“的”的句法語義分佈，並分析其語法化路徑
為：名詞化標記 >的焦點>的確認，認為方言中“的”類成分與普通話高度平行，語法化

路徑應該也是如此。我們同意這個觀點，鄱陽話的名詞化標記“箇”、“箇 1確認”

和“箇 1焦點”的功能和關係確與普通話平行，語法化應也屬於這條路徑，這裡不作重

複討論。關鍵在於鄱陽話獨有的“箇 2”的來源，本部分將嘗試對其作出分析。

從前文的討論可知，“箇 2”僅存在於“V+之 1（+O）+箇 2”結構當中，我們發

現，這個結構另有兩個語義、用法基本相同的結構，分別是“V+之 1（+O）”和““V+
之 1（+O）+之 2”，“之 1”“之 2”在這兩個結構中都重讀為陰去聲（[tʂʅ¹⁴]，下劃
線為重讀成分），表達對某個動作或事件已經發生的強調，語義和語氣基本沒有差別。

如“吃過飯了”在鄱陽話中有以下幾種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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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重讀“之 1”

 a. 喫之 1飯。

 b. 喫之 1飯之 2。

 c. 喫之 1飯箇 1確認。

(72) 重讀“之 2”：喫之 1飯之 2。

(73) 重讀“箇 2”：喫之飯箇 2。

如上所示，重讀的“之 1”“之 2”和“箇 2”在表達時體意義上具有高度趨同性：

“之 1”都是強制性出現成分，都是將謂語事件作為一個整體進行描述，而事件內部的

進程並不得到關注。基於“之 1”“之 2”和“箇 2”在這一用法上的高度平行性。

飯田真紀（2017）提到粵語句末助詞中有一個短而急升的“嘅 [kɛ²⁵]”，也讀為陰
去調，標誌言者將命題作為違反自己預期的事態，她認為“嘅 [kɛ²⁵]”是由結構助詞“嘅
[kɛ³³]”組成的名詞化結構“X嘅”結合句末上升語調重新分析而來。儘管重讀的“箇 2”

和“之 1”“之 2”也讀作一個上升調（[kɯ¹⁴]），但鄱陽話的情況應與粵語“嘅 [kɛ²⁵]”
不同，“箇 2”“之 1”“之 2”主要還是常用作陳述句中，一般沒有上升語調；且三

個助詞常用的語法環境都不是名詞化結構，而是動詞結構。

另外，我們也發現，“箇”作為指示詞成分時一般都讀為輕聲 [kɯ⁰]，但用於強調
時，也可以重讀，如：

(74) A：你確定是底箇 [kɯ⁰]？（你確定是這個？）
 B：嗯吶，就是底 / 那箇 [kɯ¹⁴]啦！（嗯吶，就是這 /那個啦！）
(75) A： 你寫錯之吧，好像不是底樣箇 [kɯ⁰]寫箇 1。（你寫錯了吧，好像不是這

樣寫的。）

 B：就是底樣箇 [kɯ¹⁴]啊！（就是這樣啊。）

因此，本文認為重讀的“箇 2”來自於表達肯定存在語氣的“箇 1確認”，在語用強

調中保留了本字調，也即陰去調。

本文認為鄱陽話“箇 2”經歷了如下的演變過程：1）由於“箇 1”常用於對已然

事件的存在確認，因此“是 +V+之（+O）+箇 1確認”組合的使用頻率較高；2）該結
構常用於強調和反駁，句末的“箇 1確認”被賦予重音而保留了原字調，由於重音承擔

了表達主觀的強調情態，“是”常可以省略而形成“V+之（+O）+箇 2”；3）在使
用中，“V+之（+O）+箇 2”與“V+之 1（+O）”和“V+之 1+O+之 2”句法語義上

的高度一致性，導致“箇 2”與“之 1”“之 2”趨同，獲得了特殊的時體義，句類上

也不限於肯定陳述句，可用於是非問，脫離了純粹表示確認的語氣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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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末助詞一般都為輕聲，僅能帶上語調，而鄱陽話的“箇”可以有自己的聲調。

這在漢語方言中並非個例，如台州片吳語的句末助詞“個”也有弱化形式和非弱化形

式之分：天台方言表示肯定語氣的“個 [koʔ]”在強調“本該如此”時，讀為陰去調 [kou⁵⁵]
（戴昭銘  2006），臨海方言表確認語氣的“嗰 [kǝʔ]”和仙居方言的“喔 [uɐʔ]”，在
表達“本來就、原本就”的語氣時，分別讀為“[ke⁴⁴]”“[ko⁵⁵]”（潘雪雨晴、盧笑
予  2024）。不過這些方言中，輕重讀形式除了是否表示強調語氣外，並無句法分佈
上的不同，本文認為處在初步的語用分化，還未形成如鄱陽話“箇 1確認”與“箇 2”

的句法差異。漢語方言中是否還有類似於鄱陽話“箇 2”的“的”類成分，有待進一

步研究。

５. 結論

通過對鄱陽話句末助詞“箇”的描寫和討論，我們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鄱陽話存在輕讀和重讀的“箇 1”“箇 2”，且二者句法語義功能都有明顯

差異。“箇 1”與焦點結構密切相關，主要用於三種焦點結構：命題斷言結構“……是

VP箇 1”，對比焦點結構“是……VP箇 1”和分裂焦點結構“是……V+箇 1+O”。根
據“箇 1”具體句法語義的差異，我們將其分為“箇 1確認”和“箇 1焦點”。“箇 1確認”

是一個表示主觀肯定確認的語氣詞，僅用於肯定句，時態上沒有限制；“箇 1焦點”不

限於肯定句，但受到時態限制，僅能報道過去事件。

“箇 2”僅出現在“V+之 1（+O）+箇 2”結構中，表達對動作或事件已經完成的

強調，“箇 2”必須與“之 1”共現，將事件作為一個整體進行陳述，同時也與“之 2”

的功能有部分重合，事件時間必須在參照時間之前，並有較強的現時相關性。

基於對“箇 1”和“箇 2”句法語義特點的討論，本文認為“箇 2”與“箇 1確認”都

來自“箇 1焦點”，不同句末助詞“箇”的語法化源頭都是名詞化標記“箇”，其語法

化過程為：箇名詞化標記 >箇 1焦點>箇 1確認>箇 2。其中，“箇 2”產生自“V+之 1+O+
箇 1確認”的高頻組合，在語用強調被重讀而保留了本調，而後受到“V+之 1+O”、“V+
之 1+O+之 2”的同化感染，獲得了時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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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ence Final Particle [kɯ] in the Poyang Gan Dialect

Yabing Huang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Poyang Gan dialect, the sentence final particle [kɯ] has two pronunciations: an unstressed 
[kɯ⁰] and a stressed [kɯ¹⁴]. The unstressed [kɯ⁰] corresponds to the Mandarin sentence-final 
particle de 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specific usage. Based on its function, [kɯ⁰] can be 
divided into [kɯ⁰]Confirmation and [kɯ⁰]Focus. The stressed [kɯ¹⁴] is mainly used in the “V+ zhi 
(+O)+[kɯ¹⁴]” structure, emphasizing that the verbal event has been completed. In this context, it 
serves a partial perfect aspect function. Through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wo forms of [kɯ],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functional evolution of the two forms of [kɯ] follows the progression: 
[kɯ⁰]Focus > [kɯ⁰]Confirmation > [kɯ¹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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